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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居城市，早已见惯了城市的喧嚣，但
于我，一个来自乡下的新城市人，多年以
来，还是一直想寻找一片乡土、一寓坊间，
闻闻稻花香味，让夏夜的蛙声治愈我那颗
曾经漂泊于浮世的心，让思绪随风飘荡。
于是，我趁着周末闲暇，驱车回到曾经生我
养我的故土，静夜里，跷腿坐于大叶榕下小
憩，摇着一把蒲扇，听取蛙声一片。

早上，睡眼惺忪，耀眼的太阳光已经
穿透屋顶的玻璃瓦面向床前倾泻下来，吻
醒迷迷糊糊的我。打开大门，一阵热浪扑
涌进来，还好，微风透过门前竹林徐徐吹
来，一股清新的、淡淡的、舒缓的、若有若
无的幽香慢慢地钻入鼻腔，猛吸一下，终
于闻到这就是我久违的水稻花香。

老房子的周边仍是水田，六月正是南
方早稻抽穗扬花时节，不管是远望还是近
看，都像一片绿油油的花海，微风吹过，稻
穗摇曳，稻花飞飘，白浪滚滚。

晌午时分，热辣辣的火球突然间躲进
云层，一下子风卷云舒，大片黑云从西南
方向滚滚而来，头顶几道电光闪过，隆隆
的雷声从天边传过来，像极俗语所说的

“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瞬间，豆大
的雨点就从天上砸下来。雨，由远而近横
扫过来，掠过远处的稻田，打在屋门前大
叶榕上，停留在树叶上的雨水，顷刻间又
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洒在地上；打在屋顶
瓦面上，噼噼啪啪像放鞭炮一样，汇聚在

屋檐上的雨水，在狂风的吹拂下像瀑布一
样飘落地面。风夹着雨让在田头抽水灌
溉的农人没来得及躲避就全身湿透。然
而，面对暴雨，他们不恼反喜，有经验的农
人都知道水稻抽穗扬花正需要补水、保
水，连续多天的烈日暴晒，水田正缺水，这
场大雨真是“好雨”，她“知时节”。

这夏天的雨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雨后，远处的天空又碧绿一片，朵朵白云
飘过天际，纯白洁净。

入夜，三五邻居见我回家，就围拢过
来，在老屋门前大叶榕下议论着年景和收

成，吸吸雨后泥土和稻花的芳香，听听田
边呱呱在叫的蛙声，这正是一幅绝妙的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乡村美
景图。多少年前，我就是枕着这蛙声入眠
和听着这蛙声长大，一想到“水满田、蛙满
河、声连天”的情景，我就十分感慨，十分
留恋我那逝去的童年岁月。

记忆中，我的童年时代物质匮乏，常
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为了填饱肚子，抽
穗扬花稻田里的“禾花鱼仔”、水沟里的
泥鳅塘鲺成了童年果腹的美食，那味道
一直刺激着我童年岁月的食欲。有次夏

夜雨后，稻田蛙声四起，虾狗拿着手电筒
来找我，叫我带上网兜与他到村外稻田
捉青蛙，这正是青蛙在雨后叫得最欢的
时候，我二话不说，抓着网兜就想跟虾狗
走，偷偷溜进母亲房间拿火柴点煤油灯
时，惊动了早睡的母亲，她说：孩子，村里
老人都说“蛙满塘、谷满仓”，大家都把青
蛙捉了，稻禾上的害虫靠谁去捕捉呢？
粮食减产了，何来谷满仓？我和虾狗立
即放下工具，乖乖睡觉去了。

后来，读中学时，在一本科普书里读
到：青蛙是对农业有益的动物，它常栖息
于河流、池塘、稻田等草丛处，主要以昆虫
为主食，所食昆虫绝大部分为农业害虫。
有人估算过，一只青蛙一天可捕食70个虫
子，按青蛙每年活动期6至8个月算，一年
可消灭害虫15000多个。母亲虽没读过
书，但事物好坏她分得清，现在想来母亲
就是大智若愚之人。

夜已渐深，围在树下聊农事、话桑麻
的邻居纷纷散去，老屋外的蛙声一刻也没
有停歇的意思，呱呱声还是此起彼伏。久
居城市的我，好久没听过这般蛙声了，“江
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阁，蛙
声作管弦。”听着青蛙发自肺腑的生命歌
唱，让我顷刻间忘记城市的喧嚣和烦恼，
它叫得越欢，就预示着收成越好。

岁月远去，老屋还在，蛙声依旧，我就
这样枕着蛙声慢慢入眠。

《诗经·七月》中有：“六月食郁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其中的“郁”便是李子。
三华李丰收时节，家在信宜的友人相邀，
我欣然前往。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中前行。这一带
全是重峦叠嶂、碧翠流连的山，Z字形道
路，沿山而上。阳光洒落在山峰上，密布
的绿植愈加流光溢彩。继续往上，视野
更开阔——清澈透亮的溪水，在光滑的
鹅卵石上或急或缓地流淌，潺潺流水声
让人倍感清凉，几处古朴的桥梁横架河
上，河岸两边，房屋错落有致，鸟儿欢快
鸣叫，蝴蝶自由翻飞……如此钟灵毓秀
的好地方，仿佛到了世外桃源。

我的目光捕捉着，为何不见李树？果
实累累的李树，应惹人注目才是。直到车
子从一棵低矮的树旁经过，我一眼瞥见那
绿叶底下，一大串一大串的李子，如玛瑙，
似翡翠。“啊，三华李！”我激动得叫了起
来。

我只知三华李的可口，却从不了解
李树的模样。在钱排镇竹垌村，漫山遍
野、房前屋后，随处可见李树。它跟桃树
有点像，灰褐色的枝干，虬曲苍劲，叶片
狭长。可它比桃树低矮得多。以至于那
累累硕果，藏于绿叶底下，从远处是看不
到的。想到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说的不正是李树的谦逊气质吗？

正是傍晚时分，我们上山去摘李
子。走入山中，才会感受到大自然丰厚
的馈赠。你看那一棵棵李树，蓬头站在
那，憨态可掬，再看枝叶下藏着的密密匝
匝、挨挨挤挤的硕果，宛如一串串耀眼的
明珠，真不得不让你惊呼，李树是山间的
精灵吧？它汲取日月天地之精华，接受
阳光雨露的滋养，哪怕扎根在石缝中，也
依然奉献出沉甸甸的果实。三华李都是
一大串一大串地长，每个果都圆润匀称，
有的青里透黄，更多的是红里透粉，这是
将要成熟的李子，表层覆盖着一层如雾
如纱的东西，像披着头纱的仙子，所以也
叫银妃三华李。我们弯着腰在树下穿

梭，挂满枝头的三华李，散发出淡淡的清
香。摘一个咬上一口，咔嚓一声，无比爽
脆！紫红的汁液，在唇齿间流出，酸爽中
透着一丝清新的甜，瞬间让人全身细胞
都鲜活起来了。我坐在树枝上，看看这
个，想尝尝；瞧瞧那个，也忍不住。我们
一连吃了好几个，才开始摘入篓中。

在林中穿梭摘李子的人，大多是农
妇。她们有着黝黑而富有光泽的皮肤，手
臂粗壮，一双大脚穿着硬邦邦的解放鞋，走
在山间险陡的小路上，沉稳有力。摘李子
不难，多如繁星的果子，抬头可见。若要摘
高枝上的李子，伸一支摘果专用的夹子过
去，就能摘到了。果子多而密，一些果子被
误碰而咕噜噜滚下，果农也不在乎的。李
子很快摘了满满一桶，堆起如小山。

我只顾着尽兴地摘，此时才知道，每
一颗能够下山的李子堪称珍宝！那崎岖
的山路，灌木丛生，狭窄陡峭，沉重的李
子只能靠人工挑下去。正当我们发愁
时，朋友的母亲——也是那山中淳朴善
良的农妇，她拿来一根磨得光滑发亮的
扁担，两头系紧桶绳，两手定住避免摇
晃，然后用肩膀稳稳地挑起来了。上山
容易下山难，何况还挑着一担将近一百
斤的李子！但她却步履沉稳，每一步，如
大树般，稳稳抓住大地。扁担吱呀作响，
桶中的果子却安稳宁静，眨巴着眼睛仿
佛在欣赏沿途风景。汗珠在她的额头沁
出，从她黝黑的皮肤上滚落，如珍珠般，
闪耀着光芒。

南来北往的货车已在山脚下等待，
源源不断的三华李刚从山上挑下来，纤
尘不染，便已装上货车，运向全国各地。
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货车驶远，低头咕
噜噜地抽一口水烟筒，脸上笑盈盈的。
卖完三华李的人家，顺道去买一刀五花
肉，炖一锅香喷喷的肉，再配上山泉水制
出的豆腐，或再炖一条从河里抓来的鱼
……都说是三华李的爽脆让人胃口大
开，我想，还有辛劳和收获，让人的心底
殷实欢喜。

夏夜
蛙声

■廖锦海

6月，荔熟蝉鸣，我回老家走走，顺
便拍摄一下自然风光。

老家是一个小山村，绿树成荫，山花
烂漫，空气清新。来到后背岭，只见这里
遍布山稔树和芒萁，满目葱茏。“嗻嗻
嗻”，蝉儿们在鼓足劲儿卖力歌唱。我循
声望去，只见一只小黑蝉正趴在一棵杂
树的树干上，我悄悄地靠近它，举起手机
……突然，一只小青蝉翩然而至，停在我
左手中指的指背上，这一刻来得太突
然！我十分惊讶，心里暗想：小青蝉，你
停错地方了，快快飞走吧！没想到，小青
蝉竟趴在我的中指上，扯开嗓门唱了起
来，“嗻嗻嗻，嗻嗻嗻……”。

这是小青蝉的“快闪”！“小青蝉，既
然你把我的手指当作你的舞台了，那你
就放心地好好表演吧！”我心里想得倒
是轻松，但做起来却着实不易，因为整
个人要做到“呆如木鸡”，以免吓走了小
青蝉。小青蝉在旁若无人地演唱，而我
却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唯有小心翼翼
地把左手握着手机的手指慢慢松开，转
由右手抓着手机。正当我试图用右手
举起手机，偷偷拍下这千金难买的一刻
时，刚好手机没电了，我只好眼睁睁地
盯着小青蝉唱了1分钟左右。它唱完
了，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慢腾腾地起
飞，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如梦初醒……

小青蝉在忘情演唱的那一刻，恍惚
间，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小树，手指
就是枝桠。虽然当“小树”只有短短的1
分钟左右，但我整个人却成了“泥塑木
雕”，纹丝不动，生怕惊扰了小青蝉的精
彩演出。其时，我的左手悬空举着，右
手低垂拿着手机，那姿势活像陈式太极
拳56式里的“白鹤亮翅”……

这只小青蝉，我和它素不相识，为
何它这么大胆，敢趴在我的手指上放声
高唱？我想，它应该是“探测”到我是一
个好人，不会伤害它，而只会欣赏它、羡
慕它、赞美它。

小青蝉，感谢你给了我一个连童年
都没遇到的突然惊喜！虽然手机不给
力，没留下小青蝉的倩影，但我决定用
文字记录下这次极其难得的巧遇。那
天返城，儿子听了我绘声绘色讲述和小
青蝉的奇遇后，艳羡得很，嚷嚷着要把
小青蝉的“快闪”写进他的童话小说里。

小青蝉身形小巧，身披绿衣，嗓音清脆
动人。它们常常栖于低矮的灌木丛中，但
可远视而不可近观也。它们的警惕性很
高，你刚想悄悄靠近它们的“领地”时，它们
就“呼”的一声振翅高飞了。而这次“快闪”，
小青蝉竟然不请自来，成了令我惊叹的“指
上鸣蝉”，小青蝉真的是“艺高胆大”，而我则
成了小青蝉的“跨界知音”和忠实听众。

芒种忙三两场
海子说收割季节与仇人握手言和
还说月光和汗水洗着快镰刀

可惜我们回不到淮南或者豫东
只有梦里继续弓着腰拾麦穗
用小手搓成柔软浑圆的麦仁
麦仁汤亮得像前额
可以香到第二天傍晚
当然要留一碗给我的安哥拉兔子

而后一下子就到了辽阔的秋天
我和邻家小妹
在玉米地进进出出
搜寻不同颜色的胡须与叶片
顺便摘一些
叫做麻泼溜的野果
傍晚 脸上挂着血道道得胜回朝

如今她在云南我在海南
分别在各自的豪宅里数星星
几十番秋冬
没有再邂逅新鲜的麦仁与麻泼溜
于是 芒种来时
我们都面朝东北
悄悄地流十秒钟热泪

芒种
■宋立民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总要经历风
风雨雨，但总有人会在漫长的旅途中陪
伴我们，给我们鼓励和打气。

五一长假，父母看我学习紧张，便提
议带我去塘山岭爬山。

晚饭时，我拿起碗，用筷子不停地扒
着饭，发出咚咚的响声，奏出欢快的乐曲，
嘴角是按捺不住地上扬，心开始雀跃起
来。

一路上，只感觉神清气爽，眼睛里冒
着星光，脸上洋溢着欢喜，一不小心笑出
了声，爸爸见状，也这般笑了。

迎着徐徐的晚风，牵着父母的手，经
过一栋栋华丽的建筑物，一同穿梭在车
水马龙的街道，游入人海之中。

塘山岭到了，高大的山峰耸立着，气
势磅礴。我踏上台阶，迎着一路的灯光，
随着人流不断前行。开始有些吃力，汗
水在额头上开始密密麻麻地渗出，很快
聚成晶莹的水珠，挂在脸上，又滴下，打
在衣服上。也不知过了多久，走了多远，
只觉着这条山路像个无底洞，没有尽
头。经过这条路，还有下一条。面对前
方，我开始有点迷茫，不知所措，但迎面
吹来的凉风却又提醒了我，人生的路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前方的风景是未知
的，令人捉摸不透，但总有一股神秘的力
量，吸引着我继续前进。

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我发现了一条
蜿蜒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爬上去，似乎
能省一段路程。年少轻狂的我，心比天
高，跃跃欲试，小心翼翼地向前探路。父
母担心，也紧跟在我后面。夜色笼罩，周
围变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不时见

到草丛深处泛着点点光，那应该是露珠折
射的光亮。

只有巴掌宽的一条路，顺着地面蜿
蜒到黑暗里。我借着微光，轻捷地往前
走。渐渐地，小路越来越陡，头顶上的光
却越来越亮了。我来了兴致，越战越勇，
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心被捧起，匆匆
回头，寻找着父母，发现我已经甩了他们
十几米远。父亲正拉着母亲，步履蹒跚，
一点一点跟随着我的脚步。我停住，两
腿如注铅似的重。我心疼得大声喊着:

“爸爸妈妈，我们还是下山吧！”好一会
儿，父亲回话，语气有点凶:“做事要有始
有终，不能半途而废！”我又朝前走了一
段路，再次停住，再回过头，脚步放慢了
几分，等父母亲跟上来。终于，快到山顶
时，我把手悬在空中，紧紧握住了紧跟上
来的父亲的手，使劲地拉了父亲一把。

眼看着距离峰顶已经不远，父亲大
汗淋漓，靠在树上歇息，母亲也被汗水浸
湿了后背，喘着粗气，虚弱地说:“好累
啊，我走不动了！”我怔住，有所迟疑。父
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母亲继续
前行。即使母亲嘴上说着累，却还是一
步一步往前走。我的眼睛里泛着光，走
在父母前面，继续朝峰顶前进。

经过一处拐角，有亭建于其上，“唐
山岭”三字映入眼帘，所有的一切都变得
明亮起来，我们迎来了胜利之光……

我俯瞰着城市灯火辉煌的夜景，习
习的凉风拂面吹来，心里甜丝丝的。我
在内心深处暗自埋下种子:以后要带着
父母，去接触这多彩的世界，适应时代的
变迁，去看这世界的繁华！

■王海宁爬山记

指上
鸣蝉

■旺哥

盛夏三华李
■林翠珍

驶向乡下的车灯，炫耀地
向路灯打了一个招呼
芳草里的虫鸣
竹林里的萤火虫
不知趣地闪着幽幽的青光

流云借着月光
在我的额头上游走
星星躲得远远的
眨着诡秘的眼睛
似乎是夏夜的观众

一栋栋农家小楼
对着茫茫的原野亮起灯火
廊下，我、一壶清茶、一碟火龙果
演绎新农村的故事

■袁俊君

夏夜剧场

甄澄是随父亲来赴宴的。
包厢很大，水晶吊灯柔柔的白光打

在暖黄的墙壁上，连反着光的大理石地
板都带上了温馨。

今天来赴宴的人很多，认识或不认
识的，挤在茶桌旁寒暄。甄澄的父亲很
快也挤了进去，像是遇见了久别重逢的
朋友，脸上堆满了热切的笑。只有甄澄
一个人在角落晃悠——一无同龄人二
无熟人，她又能去说什么呢？

好在，这种孤独并没持续太久。唠
嗑的人唠累了，一挥手将大家挪到席
上。菜一上，酒一开，另一种热闹氤氲
在屋子里。甄澄就躲在烟气朦胧的菜
肴后享受着自己的宴席。

“大家好久没见了，今儿难得一聚，
咱们不醉不归啊……”主位上的人似乎
在发话，又似乎有一群人起哄着吆喝起
来，夹杂着杯子的碰撞。

甄澄没太注意听，只不过是些相互
祝福的吉利话。一群人有一群人觥筹
交错的欢喜，她一个人也能一个人吃得
愉快。

然而她忘记她也是这宴席的一分
子了。

话题兜兜转转，到了各家孩子上
来，而作为唯一在场的孩子，她自是难
以隐形。

“老甄啊，你女儿文静啊，我看她从
进来到现在就没说过一句话。文静好
啊……”

甄澄有些无措，常年被父母教导要
开朗，被同学劝告要外向的她，不知这
一性格有何好处。然而刚才说话的人
又不往下说文静好在哪，只重复着“文
静好、文静好”。于是她只能保持着礼
貌的微笑，毕竟“文静”是她的实情。

“这姑娘长得水灵，听说成绩很不
错，不像我家娃，次次倒数，老让我生气
——我真羡慕你们有这样的女儿……”
座位靠门的一位阿姨在称赞，满目羡
慕。

甄澄自认长得不丑，成绩与倒数相
比确实可称不错，她又能怎么回话？若
自我否定又置那位阿姨的孩子于何
地？于是她又只是勉强笑笑——她只
期盼这出话题快速过去。

父亲朝她看过来，斜着眼，开玩笑
似的，却沉着声，“澄澄，叔叔阿姨夸你，
你怎么好像坦然受之啊？”

甄澄的假笑又凝固两秒，包厢中过
低的空调让她汗毛直竖。她举起面前
那个不知装的是王老吉还是天地壹号
的杯子，很惶恐地站起来——

“阿、阿姨您过奖了，您孩子一定在
我之上……”

人群又闹腾开来，推杯换盏间尽是
欢声笑语。

斜上方的一位阿姨绕了小半圈敬
酒，到她这来了，出乎意料地邀她起来。

甄澄又感受到父亲的注意了，或许还
有其他人的目光，都冷冷地扎在她身上。

她只能看着盛住了涟漪的红酒杯。
她或许学会了，嘴巴于她意识之前

先蹦出了一串“青春永驻”“身体健康”
之类的祝福语。

“哟，老甄很会教女儿嘛。”阿姨打
趣道。

身后传来几声附和，几声欢笑。父
亲盯得更紧了。

在暖黄的包厢中，甄澄只觉得如芒
在背，如坐针毡——哦，现在是如站针
毡了。

否定父母教育或是表示赞同？甄
澄做不到其他人起坐间的行云流水，她
只觉得怎么回答都很不甄澄。

如芒在背，如站针毡，如鲠在
喉，如……

“澄澄……”父亲的声音在脑后响
起，甄澄一个激灵。

“啊不不，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
不如。”满座哗然。

甄澄自顾自喝空了饮料，仿佛也享
受到了这宴饮之乐。

宴酣之乐 ■焯稀

荔枝红了，远远望去
一张张少女青春的赧颜
热风里你推我搡
羞涩 欣喜 期盼
绿波漾起轻轻的红浪
影映远道而来的热情

像初恋的激情冲动
来不及甜言蜜语
一嘴一嘴地亲吻
一啖一啖地品尝
那晌午的阳光点燃一身
那冰晶雪透的清甜
沁凉着每一根膨胀的汗毛

悄悄地细吞慢咽，味蕾的神经
点点滴滴，品悟着苏东坡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真谛

湖光岩拾影

一

清晨很静很静
风很像未曾睡醒
玛珥湖歇息了粼粼的涟漪
屏蔽着呼呼的鼾声
火山岩黑着脸仍在打坐
鸟儿却憋不住，啼碎一片静谧
光 睁开惺忪的眼睛
把第一道秋波快递
腼腆了满天的霞霓
这山这水这云这古寺
大口大口呼吸
带着芬芳的负离子
可我担心他们猴急噎住

二

入夜，夕阳一个不留神
西山不经意地摆头
一咕噜撞落
古寺的木鱼声声
不远处，清风林纹丝不动
喋喋不休的夏蝉收住了噪音
山岩盘腿而坐，默默忏悔
千百年前的那次狂热
传说中的龙鱼潜游水底
时而溅起一圈圈谜语
只见山顶上的雷达
竖着警犬似的大耳朵
海大图书馆亮起灯光
隐隐传出琅琅的书声
湖光岩，渐渐归于沉寂

荔枝红了
（外一首）

■黄有


